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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错失恐惧在述情障碍和手机成瘾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方法：在2022年4月至5月，使用整群

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湖北省武汉市四所高校抽取554例大学生，进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手机成瘾

量表（MPAI）和错失恐惧量表（FoMOs）问卷测试；对数据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

采用PROCESS 3.5检验中介作用。结果：述情障碍、手机成瘾和错失恐惧量表的总分分别为（58.24±12.62）

分、(46.90±13.54）分、（22.81±6.95）分。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述情障碍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r=0.69，P＜

0.01），与错失恐惧呈正相关（r=0.66，P＜0.01），错失恐惧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r=0.70，P＜0.01）。中介效应

检验表明，在控制性别的影响后，述情障碍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73，P＜0.01）；错失恐惧在

述情障碍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0.31，95%CI 0.231～0.35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2%。结论：述情障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手机成瘾，也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手机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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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of Missing out as a Mediator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XU Jun-jie, MA Si-meng, BAI Han-ping, LIU Zhong-chun.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Methods: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elect

554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China, between April and

May 2022.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 (TAS-20),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 and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FoMO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s were

computed using SPSS 26.0,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was examined using PROCESS 3.5. Results: The total

scores for alexithymia,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were (58.24±12.62), (46.90±13.54), and

(22.81±6.95), respectively.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lexithymi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bile phone addiction (r=0.69, P<0.01), fear of missing out (r=0.66, P<0.01),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bile phone addiction (r=0.70, P<0.01). The mediation analysis,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 of sex, showed that alexithymia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β=

0.73, P<0.01). Furthermore, fear of missing ou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effect size=0.31, 95% CI 0.231～0.354), accounting for 42%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Alexithymia contributes to mobile phone addiction directly, as well as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Keyword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lexithymia; fear of missing out; mediation

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量每年

都在稳步增长，目前已经超过 25亿，占全球

人口的43%[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

称，中国互联网用户总数已超过 9 亿，其中

90%以上人群通过智能手机访问互联网 [2]。

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联

络方式，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相

比线下社交诸多时间和空间限制，手机社交

具有对象多、礼节少、可留存、时间灵活等诸

多优点。新冠疫情后的一系列防控措施，进

一步促进了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远程学习

和交流的普及和发展。现如今，智能手机已

经成为青年学子迈入大学生活必不可少的

装备，他们普遍将智能手机视为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相较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大学

生往往精神不够成熟，缺乏自我调节能力，

并且受到家庭和学校制约更少 [3]。研究显

示，中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率达 25%~37%，引

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4,5]。手机成瘾不仅会引

起许多躯体疾病，如视力障碍、颈椎疾病、腕

部疾病，还会导致睡眠障碍、抑郁、焦虑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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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疾病的高发[6]。由于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手机上，手机

成瘾的大学生普遍在学业上表现更差，其长期发展也

受到影响[7]。因此，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及

作用机制，对于更好地理解大学生手机成瘾现象、指导

干预措施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人的情感-认知-行为理论框架模型（Person

Affect Cognition Execution，I-PACE），人格特质是智能

手机成瘾的重要背景因素[8]。述情障碍是一种被描述

为以难以识别和描述情绪为特征的人格特质[9,10]。述

情障碍个体在线下交流中缺乏共情能力和表达能力，

容易感到紧张、不知所措，在人际关系中经常受到挫

败，在他们身上更容易观察到焦虑、抑郁和压力等负面

情绪[11]。既往研究显示，述情障碍个体容易依赖手机

逃避线下社交和掩盖自身情绪，对于手机成瘾具有正

向预测效应，抑郁压力水平、手机使用模式等因素在其

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12,13]。

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FoMO）是由Przyb-

ylski 于 2013 年新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观察到伴随着

社交网络的普及和应用，部分人因为担心错过其他人

正在做或是经历的正向时间而产生了一种弥散性的

焦虑 [14]。错失恐惧个体希望持续知道他人正在做什

么，与他人保持联系，害怕自己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因

此倾向于不断地检查社交媒体[15,16]。研究表明，错失恐

惧与个体人格特质密切相关[17]。错失恐惧增加了个体

强迫性手机使用行为，在社交媒体成瘾中具有重要作

用[18]。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机制，

进一步理解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我们

提出假设H1：错失恐惧对于手机成瘾具有正向预测效

果；H2：错失恐惧能够中介述情障碍对于手机成瘾的

影响。本文拟以大学生为对象通过横断面调查进行考

察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22年 4～5月运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在湖北省

武汉市四所高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共抽取大学生560

例。以专业为单位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560份，剔除

无效问卷 6 份，获得有效问卷 554 份。男生 156 例

（28.16%），女生 398 例（71.84%）；平均年龄（20.18 ±

1.41）岁；样本以汉族（92.06%）、右利手（95.67%）、城镇

居民（85.92%）、非留守儿童（89.35%）为主。纳入标

准：年龄为 18～24岁的在校大学生；有参与问卷调查

的意愿和能力。排除标准：患严重的躯体疾病，尤其是

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有颅脑外伤史。本研究获得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方法

采用以下量表对受试者进行评估。

1.2.1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 该量表由Bagby等编制，包括难以识

别自己的情感、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外向性思维3个

维度，共 20个条目[19]。中文版本由袁勇贵等[20]翻译校

改。问卷各条目采用李克特式量表 5点计分法（1=很

不同意，5=很同意），其中项目4、5、10、18、19为反向计

分题。根据TAS-20作者们的建议，本研究使用总分作

为述情障碍水平的指标，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述情障

碍程度越严重，总分60分以上标记为高述情障碍。该

量表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指标良好，Cronbach’s α系

数为0.92。

1.2.2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 手机成瘾量表采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Leung编写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21]。量表共17个条目

和4个维度：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采用李

克特式量表5点计分法；受试者在17个条目中，对8个

条目做出肯定回答，即被界定为手机成瘾者。本次研

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指标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

1.2.3 错 失 恐 惧 量 表（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FoMOs）该量表由Przybylski等编制，是最早对错失恐

惧进行测量的量表，中文版由李琦等翻译修订[14,22]。中

文版 FoMOs 量表包含 8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式量表 5

点计分法，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得分越

高代表个体错失恐惧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内

部一致性指标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中介

效应采用PROCESS 3.5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往

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存在性别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性别

作为控制变量[17,23]。P＜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将问卷所有项目进行

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9个，共解释69.36%的方差变异，其中第一公

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8.16%，低于 Podsakoff 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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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

偏差[24]。

2.2 大学生述情障碍、手机成瘾和错失恐惧得分统计

及差异分析

大学生述情障碍得分 20～100 分，平均（58.24±

12.62）分；手机成瘾得分17～85分，平均（46.90±13.54）

分；错失恐惧得分 8～40分，平均（22.81±6.95）分。通

过将错失恐惧总分最低的25%和最高的25%分别定义

为低错失恐惧组与高错失恐惧组，进行组间非参数检

验可以看出，与低错失恐惧组比较，高错失恐惧组的述

情障碍量表、手机成瘾量表得分均明显更高（P＜

0.01），见表 1。根据 TAS-20 得分，发现高述情障碍组

手机成瘾程度高于低述情障碍组，见表2。

2.2 大学生述情障碍、手机成瘾与错失恐惧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述情障碍、手机成瘾和错失恐惧的总分分

别为（58.24±12.62）分、（46.90±13.54）分、（22.81±6.95）

分。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述情障碍与手机成瘾呈正

相关（r=0.69，P＜0.01），与错失恐惧呈正相关（r=0.66，

P＜0.01），错失恐惧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r=0.70，P＜

0.01），见表3。

2.3 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检验

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以述情障碍为自变量，错失

恐惧为中介变量，手机成瘾为因变量进行分析，述情障

碍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73，P＜0.01），

同时述情障碍显著正向预测错失恐惧（β=0.36，P＜

0.01）；当述情障碍和错失恐惧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述

情障碍显著正向预测手机成瘾（β=0.42，P＜0.01），错失

恐惧显著正向预测手机成瘾（β=0.86，P＜0.01），见表4。

采用 Hayes 提供的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重复抽样 5 000 次分别

计算 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值，则表

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自我控制的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CI=[0.231～0.354]，置信区间不包含 0，

P＜0.001，表明错失恐惧在述情障碍与手机成瘾的关

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效应值为 0.36×0.86=0.31。

又由于述情障碍对手机成瘾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所

以错失恐惧在述情障碍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

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值为[0.31/(0.31+0.42)]×

100%=42%，见图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大学生中，述情障碍与手机成

瘾呈正相关。述情障碍程度越高的大学生，手机成瘾

的可能性就越高。对于具有述情障碍的个体而言，其

情绪识别和情绪表达等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使

得他们难以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

解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更有可能在沟通、建立和维持

社交关系方面遭遇失败，产生对于线下社交的焦虑和

恐惧[25]。根据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缺乏接受和归

属感会促使个人使用其他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社交需

求。因而对于述情障碍者而言，手机成为了一种不必

实际接触和面对他人又可以完成社交的好手段，通过

手机实现了对现实社交挫折的补偿[26]。

在本研究中，错失恐惧对手机成瘾既有直接的影

响，又中介了述情障碍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根据归属

感理论，个人具有渴望互动或跟踪他人动向，以更好地

融入集体的倾向[27]。对于错失恐惧程度较高的个体，

其担心错过重要消息和他人的最新动态，期待持续跟

进他人所做的事情。为了更好地维系与他人的联系，

错失恐惧者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使用手机。手机

成瘾是一种行为成瘾，在行为成瘾的过程中，成瘾行为

组别

低错失恐惧组

高错失恐惧组

Mann Whitney

检验统计量U值

Mann Whitney

检验统计量z值

P值

例数

154

139

述情障碍得分

51.000(43.0, 57.0)

65.000(60.0, 72.0)

2502.5

－11.329

< 0.01

手机成瘾得分

36.000(26.0, 43.0)

56.000(49.0, 66.0)

2155.5

－11.807

< 0.01

表1 高、低错失恐惧组间述情障碍、手机成瘾

得分比较[M(P25，P75)]

组别

低述情障碍组

高述情障碍组

Mann Whitney

检验统计量U值

Mann Whitney

检验统计量z值

P值

例数

334

220

手机成瘾

44.000(34.8, 51.0)

53.000(46.0, 60.0)

18 430.5

－9.94

< 0.01

错失恐惧

21.000(16.0, 24.0)

26.000(23.0, 30.0)

17 546.5

－10.445

< 0.01

表2 高、低述情障碍组间手机成瘾、错失恐惧

得分比较[M(P25，P75)]

述情障碍

手机成瘾

错失恐惧

述情障碍

1

0.69①

0.66①

手机成瘾

/

1

0.70①

错失恐惧

/

1

表3 述情障碍、手机成瘾和错失恐惧的相关分析（n=554，r值）

注：①P<0.01

271



Neural Injury And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May 2023, Vol.18, No.5

往往呈现由个体自主意愿追求的受满足感驱使的行为

到受到内心戒断反应迫使而不得不重复的补偿性行为

的转变[28]。错失恐惧在述情障碍个体初期使用手机时

加强了其了解外界、寻求归属的满足感，使得相较一般

个体而言，错失恐惧个体更容易开始不受控地使用手

机。而随着手机成瘾的发展，个体陷入与周围人更深

的社会孤立和孤独，也更容易因为手机成瘾耽误学习、

工作与父母或他人发生冲突。即便个体有意愿控制手

机使用，但错失与他人联系带来的焦虑恐惧加重了戒

断手机后的空虚、寂寞感受，使得手机成瘾行为得到强

化[29]。另外有研究显示，在手机成瘾过程中，大脑控制

相关网络（包括外侧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功能连接性下

降，奖励相关网络（包括腹侧纹状体和眶额皮质）功能

连接性增加，导致成瘾者对成瘾行为的认知发生改变，

增加了其调整行为的难度[30,31]。

基于本文对于错失恐惧作为路径中介述情障碍与

手机成瘾的研究，大学生社交需求、内心归属感、维系

人际关系的愿望在手机成瘾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要，

述情障碍和错失恐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

此，为了减少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出现，学校与社会应该

提供更多途径的方式满足大学生社会交往的需要；积

极开展述情障碍、错失恐惧等相关心理健康教育，促进

大学生学会表达自己，养成积极的社交习惯；并对大学

生手机使用进行教育，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手机。

受限于时间和经济成本，在研究取样方面，本研究

仅针对个别高校和专业进行取样，样本的覆盖范围还

不够广泛，因此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限。

错失恐惧在述情障碍导致手机成瘾过程中仅起到部分

中介效应，提示有更多不同层面的相关因素在手机成

瘾中起作用。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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